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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俄语教学前辈张西曼教授

李明滨 北 京大学

张西曼先生 ( 1 8 9 5一 19 4 9) 为中国革命所

建立的丰功伟业早 已闻名
。

而他在俄语教学

方面的活动
,

以前人们的了解则比较少
,

直到

最近看到他所编著的两本俄文教科书
,

我对

于这位俄语教育界可敬的前辈在我国俄语教

育史上的地位
,

才有了更深的认识
。

张著两本教科书都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前

期
,

即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就 出版 的
。

一本书

的封面上端
,

仿俄 国人署名分三段 (名
·

父名
·

姓 )的惯例用俄文印成
“

西蒙
·

.B 张
” ,

中间是

横排俄 中两种文字大字印刷的 书名 : C pe 及
-

H H八 K y邵 a T H M o 二 o r H H p y e e K o or x 3 、 , K a
(中

等俄文典 ) 下端 为中文的
“

张西 曼编
”

和
“

1 9 2 3
”

两行字
,

为 32 开本
,

共 2 38 页
。

另一本书的封面印刷对半分成上下两部

分
。

上半部用俄文 印出作者名
“

西蒙
·

.B 张
”

和书 名 (排成三行
,

一行 大字
,

两 行小 字 ) :

H O B A只 P CX二C H只 y 甘e6 Hoe P y K o B o 及e T即

及 lJ 只 fl pe n o 及a BS H H只 P y C C K O
OF

H 3 b I K a B B b l -

e 。 。
K H T a 益e K o x y 、 的。 x 服 , 朋

H , , x 下半

部分 用中文三行印出书名和作者名 : 大学

适用之俄文读本 《新俄罗斯 》 张西曼编著

下半部分的下端用三行 (中俄文 )较小的字

体印有
“

北京 作者 出版 1 9 25
”

的字样
,

也

是 32 开本
,

共 192 页
。

两本书均未注明出版

社
,

看来都是作者自资印行的
,

足见条件之艰

难和作者决心之大
。

从两本书末版权页印的

广告看
,

当年在作者任教的两所大学
,

即中国

大学和北京大学 (第三院 ) 内都可以购到
,

想

必当时会是一番盛况 的
。

但因为年代久远
,

目前国内的图书馆藏书中 已难于查找
。

这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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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的原版
,

还是在不久以前经过俄国友人

的帮助
,

才得 以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 的珍藏

中见到的
,

如今已是国内罕见的珍本
,

具有宝

贵的史料价值
。

(中等俄文典 ) ( 1 9 2 3) 和 (新俄罗斯 )读本

( 1 9 2 5 )
,

连同作者前此 已出版的 (俄文文法》

( 1 92 1) 三本书告诉我 们一个 事实
: 张西 曼教

授是我国俄语教育界最早推出系统完备的俄

文教材的一位前辈
,

他在 中国俄语教育史上

开拓者的地位是确定无疑的
。

中俄两国自 16 8 9 年尼布楚条约以后
,

通

商互市
、

文化交流 已有几百年的历史
,

但时至

本世纪初
,

两 国互相学 习对方语文的情况很

不一样
。

对此
,

为张著 (中等俄文典 ) 作序的

前驻海参威总领事后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的

邵绮农曾表示感慨
,

在序里说
: “

往者游学俄

国
,

见彼邦之研习汉文者
,

于大学校则列为专

科
,

更设专 门学校以宏造
,

而文人学士
,

亦复

苦心孤诣
,

出为著述
,

以晌后学 ; 以故人才辈

出
,

类 皆足以符大彼得经营东方之遗谋
,

吁
,

可畏也 ! 俄之于 我
,

犹我 之于俄
,

顾 反观 我

国
,

习俄文 者
,

则廖若晨星
。

何哉?
”

当然
,

原

因是多方面的
,

既有国情和社会背景等 客观

条件的限制
,

也有俄语教学界本身即主观 上

的因素
。

从国情来说
,

起初是清代政府闭关 自守

的政策和腐败落后的现念 ;后来又有国人对

于俄国的缺 乏兴趣
。

即如毛泽东主席在 《论

人 民民主专政》一文中所指出 : “

自从 18 4 0 年

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
,

先进的中国人
,

经过千

辛万苦
,

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
” ,

那时
,

先进的



中国人认为
, “

要救国
,

只有维新
,

要维新
,

只

有学外国
” ,

不但学西方
,

而且也想向 日本人

学
,

但是
“

那时的中国人看来
,

俄国是落后的
,

很少人想学俄 国
,

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

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 习外国的情形
。 ”

首

先是客观条件缺乏动力
。

但是从俄语学界主

现因素来说
,

也有俄语较难学和缺乏合适的

教材
,

以及缺少得力的师资诸缘故
。

邵 氏的

序也指出了其中的几点 : “

考俄文出于古斯拉

夫文
,

其文法之繁啧
,

远非英法 德文之 比 ;而

英法德文
,

我国均已编译 多书
,

惮学者得识门

径
,

循序渐进
,

独俄文付诸胭如
。

以繁难之文

字
,

而乏良善之教材
,

然则学者望而却步
,

相

率视为畏途
,

亦何足怪哉 !
”

但是到了 19 17 年十月革命之后
,

客观情

况大变
,

俄国已是革命先进的国家
,

成了我国

万千志士关注和学习的 目标
。

于是
“

治俄文
,

穷俄事
”

形成潮流
。

张著应运而生
,

为学 习和

研究者提供教材和工具
,

立即造成影响
,

岂不

是非常自然的事 ! 从现有不完全的资料看
,

张西曼教授的书是我国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编

写的完备的俄文教材
,

比较完整的刘泽荣编

(俄文文法 )是在 1 9 3 6 年才出现的
。

到了三
、

四十年代此类书籍就 日见增多了
。

或者可以

说
,

在编写俄语教材
,

配套成龙
,

形成系列方

面
,

张先生是我国学界第一人
。

其实我国开始俄文教学的时间并不晚
,

自从 17 0 8 年清康熙皇帝下令创办俄罗斯文

馆以来
,

至 18 6 2 年该馆并入京师 同文馆
,

已

办有 154 年 ;从 18 6 3 年京师同文馆设立俄文

馆到 19 0 0 年停办
,

又是近 4 0 年
。

从 19 0 3 年

京师大学堂设 立俄文馆到二十年代初
,

又积

累有 2 0 年
。

历来俄文毕业生不少
,

其中当是

不乏优秀人才
,

但是为什么没有更早地 出现

张西曼这样的人物 呢 ? 我想
,

要 出现高质量

的俄文教材和优秀的教学人才
,

至少要具有

三方面的条件 : 通俄文 (包 括国情 )
、

有志 向

(以为国家培养 人才为 己任 )和 具备教学 经

验
。

而 以往人士三者兼备的人则少见
。

在俄

文教学开创时期
,

是以俄国来华的外交人员
、

商人或侨民为教员
,

后来增加了中国人
,

但无

论教者或学者
,

多囿于
“

任官职
、

领薪棒
”

的习

俗
,

缺乏大志 ;当然也会有志大才高者
,

但如

果致志于翻译文学和政治书籍
,

引进新的社

会思潮和新俄文化
,

而无志于教学者
,

则也不

可强求于他们
。

唯有张西曼教授三者齐备
,

足以担当此任
。

他从 19 0 9 年入京师大学堂学习
,

不久即

于 19 n 年到海参威入帝俄国立东方语文专

科学校 (后改名为东方大学 )学 习政治经济
,

19 12 年又到彼得堡
、

莫斯科等地考察
,

这当

中接触到俄国革命党和马克思主义著作
,

回

国后 曾创 办 了 一所 中 学
,

十 月 革命 后
,

于

1 9 18 年再次赴海参威
。

正是这样
,

他不但精

通俄文和俄国国情
,

了解其革命 思潮和经验

是中国当时所需要
,

而且认识到要
“

治俄文
、

穷俄事
” ,

为此必须推广俄语教学
,

培养人才
,

因而把编出好教材引为 己任
。

而他在二十年

代先后促进北京大学
、

交通大学及其他学校

的俄文教学
,

包括他 自己在 中国大学等校教

俄文 已历数年
,

积累了经验
。

编书的条件自

然成熟
。

即如他在 (中等俄文典 )的 自序中所

述 :

一九一七年耸动全世界之十月大革

命以还
,

国人对于俄国之政治
、

经济及文

学诸方面始感生绝大兴趣
,

因而着手研

究俄国文字以求直接的及彻底的研究吾

邻邦上述诸方面之状况者亦 日以众
,

顾

学者恒吃屹穷年
,

终有堂奥莫窥之叹
,

是

岂俄 国文字之终难领会 ? 特未得文法之

善本以资启导耳
。

不按从事于俄国文学

之研究有年
,

搜集关于文法之各种主要

材料 以资研讨
,

尝 欲编 为专 书
,

贡诸当

世
。

… … 自十年 (按 民 国十年
,

即 192 1

年 )春担任北京中国大学俄文讲座以来
,

益觉吾人研究俄文入手之 良籍
,

极形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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